
他常常觉得他其实是在指导

别人怎样生活。但是今天，他这几

年的肖像照拿出来，按时间顺序

排列好，沏上茶点了烟一一检视，

惊恐地发现，这就是他自己的生

活，他在这些客人的脸上完整地

看到了几年来自己的表情。这是

他放下茶、烟和照片后，仿如灵魂

出窍的一瞬。

与此同时，我，正在写这个专

栏的人，在这些脸上也发现了自

己的生活。我在为他们回忆和想

象时，也是在为自己回忆和想象：

他们是我，我是他们。当初我为存

储这些脸的文件夹取名“我们”，

意在“他们”就是“我们”，现在才

明白，不仅是“我们”，还是“我”，

是我。

杨杰

晚上八点二十到花街。一路
上杨杰和贾凡换着开，两小时倒
一次班。有时候不到两小时，天送
要尿尿，从服务区出来杨杰就直

接坐到驾驶座上，频繁的换驾贾
凡都烦了，哪像一个前专业司机

干的事，我才二十出头，昨夜睡得
也好，你对我的信任就不能一次性

超过两个小时吗？杨杰当然相信
贾凡的能力，但淹死的都是会水
的，绝大多数车祸也都是精力过剩
者整出来的；车上有福小和天送，
他必须把“万一”也排除在外。忍
忍吧，他对贾凡说，有你开不动的
时候。车到淮海，下高速有两个
口，一个通往厂房所在的镇子，一

个通往花街，杨杰指指花街。福小
建议先去厂房看看，免得杨泽着
急，杨杰说，一年到头他没有不急
的时候，别耽误天送睡觉。他们穿
过南大街，麦当劳巨大的黄色“M”
悬在夜空里，相当的嚣张。宽敞的
南大街水泥马路停下来，花街的石
板路一下子收紧了，灯光照在石头

上，明亮间着幽暗，缓慢的起伏和
颠簸，福小觉得车像行驶在一个陈
旧的梦上。她看表，八点二十，天
送又睡着了。

景侉子听见敲门声走出来，
打开门半天没敢认福小，昨天她把
头发剪短了。景侉子看着昏黄的

灯光里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还抱
着个孩子，为了看清楚，他把眼睛
眯起来，身体下意识地往后仰。这
个女人的短发包住了两腮，倾斜梳
理的刘海遮挡住大半个额头，她半
遮半掩地像一个人。吃多了红烧
肉的景侉子觉得自己需要足够的
时间才能把对方认出来，他把目

光转向她怀里的孩子，眼睛陡然睁

大，受了惊似的双脚起跳，向后蹦
了一步，他扭头对着门楼里喊：
“他妈，他妈，快！快来！”

福小听见秦素文夹在锅碗瓢
盆里的声音：“你又怎么了？一惊
一乍的！”

天送被景侉子的喊声惊醒
了，睁眼看见头发花白的老头，有

点蒙，咧开嘴就哭，抱住福小脖子
直往她脑袋后面躲。景侉子继续
退，退到刚从门楼里出来的老婆身

边，指着天送的指头直哆嗦，说：
“天，天，天———”

秦素文说：“福小？你回来
了？”

福小说：“天送。爸，我儿子天
送。”

景侉子还在指。秦素文用胳
膊肘捣捣他，“老东西，咱们外孙
回来了！”

福小说：“妈，不是外孙，是孙

子。姓景，景天送。”
景侉子总算把脑子里的红烧

肉扒拉到一边，搓着手呵呵地笑，
说：“孙子，对，孙子。天送，来，让
爷，爷，爷爷抱。”景侉子只在做梦
和幻想的时候念叨过“爷爷”这个
词，现在说出来，舌头的动作很生
疏。

贾凡帮福小往下拎箱子。杨
杰在接电话。崔晓萱电话追得紧，
他都抽不出空来跟叔叔阿姨打招
呼，只能向他们摆摆手。崔晓萱简
直是掐着点打来的。
“到哪儿了？”她问。
“快到家了。”

“快到家是到哪儿了？”
“还能到哪儿？路上呗。”
“不到花街看看？”
“明天吧。这一路坐得，屁股

都成木头了。”
“来了也不看看姑妈，小心老

歪姑父不高兴。”
“不是说明天就过来看嘛。”

“车过门口也不停？”

杨杰想，啥意思？他往北看，
花街南北向，基本上是单行道，小
车要在巷子里掉头得有相当的技
术，他这样的大宝马，想都别想，
只能一条道跑下去。老歪杂货铺
在福小家北边。没有奇迹，只有意
外，就算花街的夜晚很黑，就算远
处的灯光漫漶形同虚设，他也看

得出一百多米外老歪杂货铺门前
站着的那个人是崔晓萱。杨杰放
下手机，向崔晓萱走过去。

“你怎么到这儿了？”
杂货铺的灯光铺满了路面，

点点从油腻的柜台后面冒出脑袋，
喊爸爸爸爸。杨杰对女儿招招手，
让她过来。
“你不也来了吗？”崔晓萱说。
“福小想回家，我顺便送送

她。”
“哦，”崔晓萱说，“顺便一送

就五百公里。真是送君千里啊。”

点点跑到杨杰身边，想抱住杨杰的
腿，被崔晓萱一把拉到她跟前。
“点点，咱娘儿俩坐飞机，你爸开
车，你说，坐飞机好还是开车好？”
“开车好！”
“点点也知道开车好啊？”崔

晓萱说，“开车当然好啦！”
崔晓萱一旦开始阴阳怪气地

说话，杨杰就觉得极其没意思，好
像生活突然变了质。这个女人为
什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呢。如果不
是动辄就阴阳怪气，如果不是死守
着她那点狭隘的北京人的傲慢和
优越感，这女人堪称完美。现在，
就在眼前，她站在花街昏暗的灯

光里，你也能看出她的漂亮和风
韵，她衣服的剪裁和做工和别人不
一样，随便从花街上找个人，问他
这女人是干什么的，他一定会说，
要么是演员，要么是艺术家。答对
了，这是个艺术家，搞美术的；也
是个演员，在朋友的电影和电视剧
里客串过几回女三号或者女四号

和女五号。她站在这里，有让花街

蓬荜生辉之感，但是，你就不能不
这么阴阳怪气地说话吗？还有———
果然，她又把旧账翻出来了：“杨
杰，我提醒你，要不是我，你补办
个身份证都得往乡下跑！”

她从来都把鹤顶称作乡下。
的确是乡下，一个小县城的郊区。
但是你已经在淮海了，你就不能

换个说法，“你补办个身份证都得
往鹤顶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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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要关门，温如风把一条腿别在门框上，边
吃边慢条斯理地问：“何黑脸啥态度嘛？”
“你咋能叫人家何黑脸呢？人家年龄比你大十

岁不止吧！”
“脸黑是实际情况么，你们不是讲实事求是吗？

还害怕人叫。你只说他啥态度。”
“什么啥态度？”
“接到上级处分后。”
“想再踢你三脚。”
“那好，让他来踢，我可以撅起屁股等着。”

“那你就等着！”他又要关门。
温如风仍拿腿别着：“他只要有个态度，我温如

风也是讲理的人。”
他立即就明白了温如风的意思。看来草老师还

是把这货猜得透。可要让何所给他一个态度，恐怕
是比登天还难的事。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要去给老
何磨一磨，万一成了呢。结果磨了几次都毫无效果。
何首魁手头也的确有几个案子，整得焦头烂额的。

听说连续两晚上都只睡了三四个钟头，脾气躁得老
拿警棍把桌子抽得响。再磨，这老兄只怕还会提起
家伙，去把温如风的小命要了。的确是磨不得了。

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这时，上级突然通知要连
续下几天特大暴雨，让各乡镇做好抗大洪防大灾的
准备。安北斗知道，温如风住在老鳖滩，最怕的就是
洪灾。他就借机在温的房外，跟镇北漠大谈特谈起雨
情灾讯来。急得温如风在里边直摇门，他偏不开，说：

“你就在里边住着吧，外面下特大暴雨，有滚坡水，出
来不安全。家里有花如屏呢你怕啥。这几天我们都不
在，但炊事员在，饿不死你。我们抗灾去了！”

温如风立马急眼了：“等一下！等一下！”
“干啥呀？”
“你开门！”安北斗把门打开了。
温如风仍把一条腿别着：“你只让何首魁来回

一句话就行。”
“回什么话？”
“踢我不对。”
这个死牛犟瘟，到这阵儿了，还是要讨一句话。

安北斗也实在懒得跟他耗了。大暴雨即将来临是事
实，他还得回去帮爹娘把房顶苫一苫呢，老屋破漏
多时了。他就随口回了一句：“何所出门办案去了，
让我转告你，他踢你不对。”

“这不就对了。我先回去一下，等暴雨过后来住
着接受他的道歉。”

说着，他从安北斗的腋下就钻了出去。手中的
行李看来早已准备好了，只是鞋带还没系上。朝前
跑时，左脚踩住了右脚鞋带，差点把自己撂了个狗
吃屎。

46 中秋节
据天气预报和县上通知，这次暴雨来势凶猛，

南归雁将干部迅速部署到了各村组，安北斗仍然包
的北斗村。就在他夹着车子朝村里猛蹬时，温如风
一个箭步蹿上了后座，车速一下慢了下来。他对着
狂风喊：“谁让你……”后半截话被风噎了回去。温

如风直戳他的腰眼：“骑你的！”“咋是个死皮货！”
“快点，像老娘儿们赶庙会！”“滚下去！坐便宜车子
还弹嫌鸡蛋不长毛。”可温如风偏是把他的腰一把
紧搂着，嘴里还批批囔囔：“关键时刻，干部让老百
姓滚下去，称职吗你？”“我就不称职，咋了？”他还
真把他筛下去了。他又追着连蹦三次，到底坐了上
去：“挨锤子的安北斗，你等着！”“我就等着，咋
了？”这下温如风死死抠住了他的裤腰带。

紧赶慢赶，大暴雨还是提前来了。
花如屏虽然早早把压的面拾掇干净了，可一场

院的面架子仍是被风刮倒一地。她爹娘见今天行风
走暴有点古怪，已跑回老庄子收拾防固去了。关键
是老鳖滩地势太低，被大水漫灌着，地上迅速就积
起一米多深的水潭来。花如屏很少见过这大的暴
雨，院子也从来没淹成这样，她一下就慌了。一会儿
抓乱飞的鸡，一会儿救乱叫的鹅，抓住了这个跑了

那个，直到温如风赶回来，迅速抽了水磨上拦水的
闸门，又和安北斗一道扒了洼塘泄洪口，才算没淹
着房。让人咋都没想到的是，架在后院缓坡上的猪
圈，竟然被滚坡水把老母猪和十七头猪崽一回冲到
了后檐沟。等她发现时，个个像是烂抹布一样漂在
臭水上。老母猪也被冲下来的猪圈栏杆，砸得血淋
糊剌的只有两排猪奶胀鼓鼓浮在水面。她一屁股坐

在臭水沟旁，哭得差点没晕死过去。这可是她起早
贪黑喂养得跟孩子一样有感情的十八条生命哪！她
便娘啊儿啊大乖呀小蹄子地叫唤起来，整得一村人
都来看现场。

全村就数温家灾情重。
这事看上去满村人都很同情，其实好多人是在

看笑话呢，说温家恨不得把人世间的钱挣干挣尽
了。推磨、压面不算，还要养鸡养鸭养鹅养猪地挣。

且猪崽一个个胖嘟嘟的，还没满月买家就定完了。
（未完待续）

茵刘醒龙 （连载 20）

郑雄将手机拿到手时，余秘
书在一边意味深长地笑着说：“看
来你是真的将手机弄丢了。”

郑雄不喜欢余秘书说话的语
气，却没有顶回去的力量：“没办
法，一旦开始苦思冥想，就免不了

丢三落四。”
从东湖宾馆出来，右转弯驶

上东湖路，没走多远就收到手机
关机时滞留在移动公司服务器里
的几条短信，发短信的除了余秘
书竟然没有别人。前面几条的内
容是催他不要误了“老省长”约

见，只有最后一条是刚才发的。
这条短信分两层意思：先是转

告“老省长”的话，说刚才谈话很投
缘，有相见恨晚之意。其次是余秘
书自己主动打圆场，他要郑雄别计
较“老省长”说话的方式与语气，
“老省长”在意郑雄关于楚庄王的
说法，可以理解为通过将现任省长

比喻成楚庄王，而使“老省长”认识
和了解了郑雄。没有这个譬喻，“老
省长”或许还会将郑雄当成曾本之
第二，也是那种食古不化、只会钻
故纸堆的书呆子。有了这个譬喻，
“老省长”才能洞察郑雄长期研究
历史，既知宫廷吊诡，又懂宫廷奥
妙，是难得的有用之材，才敢放心

大胆地委以重任。
郑雄的思绪在余秘书说曾本

之是食古不化、只会钻故纸堆的
书呆子那几句话上反复了几次，

他觉得话里有话，一时间又想不
出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什么。

郑雄回到文化厅自己的办公
室，正想闭目养神一阵子，桌上的
电话机响了，文化厅党组书记老

关要他过去。
在省属厅局中，一把手理所

当然是厅长或者局长，文化厅是
唯一的例外，省委省政府召开的
必须是一把手参加的会议与活
动，从来都是通知关书记参加。在
文化厅内部形成了凡事都是书记

当家的格局。郑雄一踏上走廊，就
看见关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
站着迎候，摆出一副迎接的样子。

满心奇怪的郑雄，被关书记
拉着在长沙发上并肩而坐，听他开
口就是“恭喜”二字，内心深处基

本明白，一向不将厅长和副厅长当
回事的关书记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从关书记嘴里滔滔不绝流淌出来
的话，印证了郑雄的预判。关书记
果然知道“老省长”亲自与郑雄谈
过话，谈话内容也知道得八九不离
十。主要是，他很清楚地了解到
“老省长”要郑雄出任正厅职的青

铜重器学会会长，机构的文件还
没下达，三千万元开办费就已经落
袋为安了。

在人事问题上，关书记有着
过人的敏感。有一阵，他甚至想
到，文化厅下属各院团的那些女演
员，难怪越来越少演戏，原来一天
到晚总在水果湖一带泡着。私下

里，关书记有不少民间委任的职
务，最著名的职务是组织部门的非
常务的常务副部长。有一个笑话：
某女子既没有结婚，也不是处女，
问其身份是什么。正确答案是：副
处。与关书记联系密切，并且被民
间委任为非常务的常务副部长助

理的正是几位被称为副处级的女
演员。

说话时，关书记接了一个电
话，组织部通知他，晚八点，带上

郑雄去部长办公室，面谈一项人
事安排。

放下电话，关书记笑着说，若

不是自己事先得到消息，很容易
误以为郑雄要替代自己了。

郑雄越来越老练了，他说，若
是真的有人替代关书记，肯定是
替代者在前，被替代者在后，不可
能将不是冤家也是冤家的两个人

弄到一起谈话。
关书记随后发了一大堆感

慨，自己见过各种世面，直接和间
接地有过各种经历，但像今天这
样，为了一个青铜重器学会，竟然
雷厉风行得就像是在战场上冲锋
陷阵，用不同寻常已不足以形容，
而应当说成是破天荒、开天辟地、

空前绝后的反常。
关书记说：“青铜重器学会背

后，一定还有某位远比‘老省长’
厉害的大人物在操盘。真的傍上
这样的靠山，往后无论是学术还
是政治，我们只能高山仰止了！”

郑雄说：“你是老领导，可不
要折损我！”

关书记说：“我说的是真心
话，如果不出差错，下届省人大政
协换届选举，副省长的选票上，肯
定会出现郑雄二字。当然，印在政
协副主席的选票上也不错。”

郑雄说：“我想我是不是该走
了，你这完全是下逐客令嘛！”

关书记说：“有些话是不能随
便乱说的，你想想，我什么时候对
你说过空穴来风的事？当初庄省
长是副省长时，我说他要转正，你

带头不相信。结果呢，庄省长不是
已经成楚庄王的转世灵童了？”

郑雄说：“楚庄王的转世灵

童！”
郑雄哧的一声本想笑笑了

事，没料到自己竟然笑个没完，好
不容易才将这句话完整地重复了
一遍。

郑雄又说：“庄省长若是再请

我去他家，我一定创造机会将这句
话说给他听。”

话一出口，郑雄就特别后悔，
恨不得伸长舌头，将一个个字全都
舔回来。

好在关书记轻轻一笑之后，
没有接着他的话，往纵深拓展。重

新说起晚上与组织部部长面谈的
事，郑雄仿佛是真心在请教，如果
真的是青铜重器学会的事，自己
是爽快答应，还是谦虚一阵再答
应。没想到关书记像日本人偷袭
卢沟桥那样，突然回到自己心有怯
懦的话题上。

关书记说：“庄省长的儿子考

研究生，除了北大、清华，别的大
学还不是随便他选，干吗还要煞
有介事地复习？”

从有所预防到放弃防守，再
遇上突然袭击，郑雄罕见地脸红
了。

老关以书记之职降服厅长和
众多副厅长，靠的就是这一招：明

知对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在哪
里，当对方将防线构筑得严严实实
时，他会虚晃一枪，等到对方彻底
放松之际，再突然杀个回马枪。

关书记所提到的“庄省长的
儿子考研复习”正是郑雄全身上下
最柔软之所在。

只此一下，郑雄就明白自己
上当了，枪挑之处，万箭穿心。

不等郑雄恢复镇定，关书记
又将话题转到相隔十万八千里的
地方。

关书记说：“这青铜重器学会
的升格，只怕还得过曾本之那一
关！”

（未完待续）


